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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学生的信上签字，
因我仍不理解和没法接
受这封信的内容。”

我 正 是 在 这 种 政
治思想上充满矛盾和纠
结的状态下，抱着向党
交心的意愿，将这份陈
述自己对反右派斗争问
题上的真实想法和看法
的汇报材料交给当时的
班党支部书记石世奇同
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
下，这份材料显然是一
份典型的可供批判的反
面材料，按规定是要存
档备案的，可能会有对
我 极 为 不 利 的 后 续 处
理。但是，我万万没想
到，石世奇同志看了以
后，并没有按照惯例上
交给上级领导，而是悄
然还给我，并特别嘱咐
我自己保存好。随着时
间的流逝，在我身边保
存至今的这份文字材料
已成了我如烟往事中一
段特殊成长旅程和心路
历程的历史记录，一件
石世奇同志和我之间隐
秘关系的历史物证。

多年以后在56 级
老同学一次聚会上，同
窗 好 友 听 了 我 的 这 一
段往事的讲述，都感到
意外地惊奇。此前他们
对此事毫无知晓，想不
到当年我对反右派运动
这一大是大非的政治问
题上，藏有连身边同窗
都 觉 察 不 到 的 大 “ 秘
密”。他们说我是值得
十分庆幸的，当时没有
被 波 涛 汹 涌 的 反 右 浪
潮 吞 没 掉 ， 算 是 “ 逃
过 一 劫 ” ； 有 的 说 这
桩“过去从未言及的往
事”，可谓是“颇具特
色的传奇”故事，是令

人“万万没有想到的”
；有的还指出石世奇同
志那样做并非偶然，那
时他也保护了同窗中许
多其他涉世不深的小字
辈（中学毕业生，不同
于年纪较大而阅历较深
的调干生）。回忆这段
经历，当年在特殊复杂
的历史条件下，石世奇
同志作为党支部领导，
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性原
则，心胸坦荡，敢于仗
义执言，据理力争，尽
力保护了班上那些曾发
表过激言论的同学尤其
是呵护那些天真无邪、
心灵稚嫩的一群平时他
戏称为“金童玉女”的
小字辈，使他们得以“
过关”，免于被划定为
右派的命运。他在关键
时刻作出的上述传奇式
举动，使我这一未谙世
事的归侨学子得以“幸
免于难”。他对我的问
题材料非同寻常的处理
办法，像一只无形的援
手“瞒天过海”，帮助
我“蒙混过关”，使我
得以免遭沦为所谓“反
右补课对象”的厄运，

同时也解除了此后在各
项运动中头上可能要顶
着“漏网右派”的无形
帽子的后患。反右派运
动的这番境遇，使我能
够“有惊无险”地迈过
了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第
一个重要关口，能够“
轻装上阵”继续走好我
的人生道路，能够“与
时俱进”一步一个脚印
沿着党指引的方向走。
从此，我将石世奇同志
视为完全可以信赖的知
己，一位胜似兄长的同
窗好友，在学习、工作
和生活上遇到问题和困
难，都乐于找他交谈商
量，请他“解疑释惑”
，而他每每都能给我悉
心 的 关 怀 、 帮 助 和 鼓
励。从大学本科开始直
至退休以后，我一直乐
于找机会跟他就我感兴
趣的国内外形势、党的
方针政策及相关的时事
问题谈自己的学习心得
体会和看法，跟他倾心
探讨问题，交换意见，
从中我经常得到有益的
启示和思想认识上新的
收获。在我的成长旅程

中，他对我确是有知遇
之恩的，是我人生旅程
中遇到的一位贵人。

在此特别需要指出
的是，在反右斗争运动
后期，进行整党时，56 
级党支部被批评为领导
右倾，斗争不力，没有
落实上级要求，右派划
得少，划得晚，石世奇
同志因此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难能可贵的
是，石世奇同志遭受到
这种错误的不公正待遇
之后，却能够表现得“
忍 辱 负 重 ” ， 淡 定 从
容，无怨无悔，不计较
个人得失和名利，一如
既往始终积极地发挥着
共产党员应有的作用。

在北大本科学习时
我们不但经历了反右派
斗争刻骨铭心的严峻考
验，而且还要到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大
风大浪中经受锻炼。从
1958 年至1961 年期间学
校组织我们走出校门，
辗转于北京市郊区和周
围县镇，三下农村，先
后驻留海淀区四季青人
民公社、怀柔县的东流
水庄大队和通县的高碑
店人民公社，三个地方
驻留时间长短不一，对
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调
查研究，参加相关的宣
传和筹建工作，跟农民
同住，同劳动，同吃集
体食堂的大锅饭。其间
还根据当地的实际联系
情 况 安 排 开 课 题 生 学
位。实际上，根据对国
际问题的研究兴趣，毕
业时我填报的志愿首选
是分配方案中的一个涉
外研究所，但结果未能
如愿，不免令人不能释

怀。多年之后有机会询
问当年掌握情况的石世
奇同志，这是否与当时
我的归侨身份有关。他
如实地将事情的原委告
诉我，事实并非如我想
象的那样，当时主要是
考虑我生性酷爱读书学
习，成绩也优秀，年纪
又轻，有培养前途，将
我保送攻读研究生学位
较为合适。此时我才意
识 到 原 来 自 己 真 是 有
点“身在福中不知福”
。

上世纪50 年代末，
北大经济系根据中央教
育部的指示，为适应国
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
率先在全国创建世界经
济专业，经济系根据我
对国际问题研究的志趣
与意愿，批准我选修世
界经济专业美国经济研
究方向，这样我就成了
文革前北大经济系世界
经济专业正式培养的首
位也是唯一的研究生。

当 年 世 界 经 济 专
业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专
业，世界经济教研室的
成员是清一色的年轻教
员，仅有的一位老教授
严仁赓先生因病早已退
休，唯一的资深讲师就
是 教 研 门 办 学 的 活 动
等。此后我们还组织两
次下厂，夏天到北京市
石景山钢铁厂进行劳动
锻炼，在大跃进热火朝
天的气氛中，参加当时
的大炼钢铁运动，冬天
又 下 该 厂 和 工 人 相 结
合，组织学习毛泽东著
作，编撰题为《毛泽东
论经济》的通俗读物。

大 学 本 科 五 年 学
习 期 间 ， 在 当 时 提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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